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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庆萍

红烛颂

三尺讲台上
您的眼睛像星星
孩子们望着天
看春天的溪流和花朵

双手沾满粉末
智慧的阳光播种希望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用微笑呵护稚嫩的心灵

额头爬满皱纹
汗水浸透无私和博爱
红烛燃尽生命的颜色
无尽的道路从这里延伸

您是冬天里的一棵松
从没停止过对春的复苏
攥一把生命的泥土
黑发积霜织日月

在一片真诚的祝福声中
又一个沉甸甸的九月来了
您的自豪是桃李芬芳
累累硕果醉金秋

歌唱九月
一个永恒的节日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孕育花的美丽

榜样
□ 王昌卫

与老师相见在街上，老师不
但认出了我，而且还喊出了我的
名字，令我大吃一惊。想想我当
时是班里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
还能被老师记起让我感动不已。

和老师分别十年了，老师依
旧是那么英俊、帅气、和蔼可
亲，老师面带微笑详细的询问着
我的情况，我便如考试答题般一
一作答。老师的青年时期（22岁
吧） 就靠着自己坚持不懈的努
力，从枣庄广播电视大学专科毕
业了，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及
早地给他划定一条通向教师这职
业的道路。

2001年，老师被分配到一所
乡镇初级中学任教，是他的理想
和他的信念，使他至今坚守在教
育的岗位上，从 2001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也即从 22 岁到 32
岁，在条件艰苦待遇低下的乡镇
初级中学他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
时光。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
他注入了青春的源泉让他显得更
年轻，是他的无私奉献，见证了
他的伟大让人越发尊敬他。

看着老师又让我想起一些上
学时的往事。

还记得那是一个风急天黑的
夜晚，我下了晚自习，被几个同
学拉到操场的一角，我正疑惑
时，几个同学各自同包里掏出一
盒烟开始喷云吐雾起来，有个同
学对着我吐了一个烟圈对我说：

“神气吧？”看我不说话顺手递给
我一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
接了过来并且神情自若的吸了起
来，这时老师如神兵天降出现在
操场上，不知谁喊了一句：“老
师来了！”大家都慌忙的扔掉手
中的烟踩灭。

我还没来得及扔掉手中的
烟，老师已经走到我面前，掐掉
我人生中的第一支烟，大家都惶
恐着、惊慌着不知所措了，所有
的人都自然的低下了头。老师狠
狠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几个人嘴
上虽然服从，但是内心还埋怨老
师多管闲事。

再上课的时候，老师向一班
的同学讲了吸烟的危害，在老师
的讲解下，我们不但了解到吸烟

对自己的危害，而且知道了通过
烟雾还能间接危害到别人。我们
几个吸烟的同学相互对望了几
眼。惭愧之情寓于言表，通过老
师的讲解，我们对烟有了深深的
认识，都把烟戒掉了，对老师的
多管闲事的不满，逐渐转为敬佩
之情了。

和老师聊了一会，老师便拉
起我的手，热情地请我去他家吃
饭，但我没有去，我向老师要了
一个手机号码，把它深深地记在
心里。如果这篇文章能有机会刊
出，我想对老师说：“您也许还
不知道，您为多少位正处于迷茫
和彷徨时期的少男少女，在人生
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指点过方向。
您也许还不知道您教过多少学
生，他/她们无论在天涯海角，其
实心里一直在挂念您，您也许还
不知道您的谆谆教语，伴随着一
个个春夏秋冬让我们终身受益，
您也许还不明白您的平凡和您的
伟大。”老师啊！老师！您是我
们的指明路灯，您永远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师恩情重
□ 孙晋才

在我中学时代生涯中，最使
我难忘的是赫明林老师。

她是一位女教师，留有“五
四”时期年轻女性的短发，一张
清秀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近
视镜，身材不高，但颇有线条，
走起路来体态轻盈。那时，刚从
山师大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任
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她工作认
真，对我们要求很严，但非常和
蔼可亲，从不打骂学生，讲起课
来有声有色，给人印象极为深
刻。至今，平方和、平方差、立
方和、立方差的公式我还能背出
来。

学生的生活是清贫的，何况
又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
家兄妹多，生活更为困苦。

记得那是 1959年的冬天，下
了一场大雪，北风呼啸，夜里格
外寒冷。我只盖了一床又薄又窄
短的褥子，身下一床凉席，为了
防止伸腿蹬开进冷风，只好用绳
子把脚头扎起来和衣而卧。夜深
了，老师办完公来宿舍查看，见
我盖的单薄，就脱下身上的大衣
给我盖上。这一夜，我睡得特别

香，梦见自己躺在澡堂的热水
中，幸福极了，哪里知道我的老
师冒雪回家冻感冒了，至今想起
来，还惭愧不已，总觉得对不起
她。

挨饿的痛苦是难忍的，在那
人人都说吃不饱的岁月里，谁家
会有余粮呢？记得那是月末的一
天，饭票已吃光，早晨，我买了
五分钱一勺的咸菜，加上开水喝
下去充饥。到了中午，肚子里

“闹革命”了，咕噜噜地直叫，我
觉得前心贴后背，头晕眼花，哪
有心思听老师讲课。放学了，别
人都往食堂里跑，我落泪了。天
哪，难道真的要被饿死不成？我
低着头想着走着，这个怎么办
呢？这时，正好路过老师家门
口，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到老
师家去，或许……天下没有什么
比饿再凶恶的了，于是我
什么也不顾了，鼓足勇
气踏进了大门。

“ 你 吃 饭 了
吗？”老师见我亲切
地问。

“老师，我吃

过了。”我低着头，声音很低，
“你撒谎，才刚放学，在这

里吃吧。”说着就给我盛了一碗馒
头片儿汤，递给我说：“趁热快吃
吧。”我抬起头望了望她那祥和的
面容，一双母爱的眼神，双手接
过来，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泪
水掉进碗里，我趴在桌上狼吞虎
咽，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她又要
给我盛，我拍了拍肚子说：“老
师，你看，我吃饱了。”说着，故
意把肚子使劲地鼓了鼓。其实，
我知道，我吃这碗饭，老师全家
人都得紧肚子。要说饱，再给我
三碗也能吃下去。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碗饭，让我度过了难关，
因 为 明 天 就 是 一 号
了，可以发
饭 票

了。这件事直到现在，经常
浮现在我脑海中不能忘记。

时光荏苒，我的老师
已八十多岁了，身板还硬
朗，精神矍铄，前些
天，我见了她。她生活
很幸福，已是四世同
堂了，她笑着对我
说，“感谢共产党，
感谢人民政府，我
要再活二十年。”

祝愿他老人
家如愿以偿吧。

当教师的父亲
□ 戴忠群

教师节前，在南京的高中老
同学，给我寄来一张他拷贝的，
八中六五届高中同学与老师合影
照片，五十年了，太珍贵了，面
对这张老照片，我反复端详，老
照片前排板凳子上坐着的几位老
师中有我的父亲，身后正巧站着
我，看着看着，蓦然回首，想起
我的老父亲在“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的方寸讲台上，难忘的时
光。

六十年代初，我从初中升入
高中，进入高（一）班的时候，
父亲教我们班的英语，并且是我
们班的副班主任，我也被“任
命”为该班的副班长兼任“英语
科代表”，父子俩“同在一个衙
门里”“当差”，别有一番情趣。

父亲为了在学校里营造学英
语的氛围，准备了两块可以悬挂
的小黑板，他每天写出常用英语

会话，悬挂在校内大道旁，以及
我们班教室门口，因为我是“英
语科代表”，每天悬挂这两块英
语会话小黑板的“重任”，责无
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

父亲早饭后早早走进办公
室，用粉笔书写好两块“英语会
话”小黑板，随后，我拿着这两
块小黑板，悬挂到应当放置的地
方，坚持不懈，让同学们常温常
新，后来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
同学讲，口语练习，这两块小黑
板功不可没，也承载着父亲的心
血。

我父亲教我们班英语，班里
总认为我英语一定很好，还“行
文任命”我为英语科代表，其实
不然，我对英语实在是不“感
冒”。

有一次，英语课堂上，父亲
在上面讲课，同学们都聚精会神

地听讲，我也“周五正王”地坐
在那里眼睛瞅着黑板，可恼海里
正在思考上节数学课上，孙老师
布置的立体几何题，父亲念叨的
英语复合句全然不晓。

这时，父亲突然喊我起立复
述这两句复合对话，我一头雾
水，“牛头不对马嘴”胡拉乱扯
几句，弄得同学们轰堂大笑，父
亲狠狠批评我几句，让我抄写这
段对话10遍，这突然的状况让我
实在掛不住脸。

中午回到家里，我什么话也
没有说，低头吃饭，吃着吃着，
碗底有好几块红烧肉，我知道是
慈祥的父亲专门给我盛的，看到
这，眼圈周围凢滴泪水转了几圈
差点掉下来，从那以后我决心努
力学习英语，做一个名副其实的

“英语科代表”。
作为副班主任的父亲，更关

心班级中同学们的日常起居，离
高考还有一学期，学校要求统一
吃住，父亲干脆从教工宿舍搬到
我们学生宿舍里住，与同学们同
吃同住同复习。

那时生活水平很低，能吃饱
饭就是最大的幸福，父亲经常是
最后一个盛饭，没有了、不够
了，就自己扛着，夜间最后一个
睡下，还要多次起来给蹬被子的
同学盖被子，我睡在父亲身边，
他总是先顾着其他同学，最后才
照顾我这个“副班长”，说实在
话，那时真是有点“羡慕嫉妒
恨”。

现在每当高中同学聚会时，
总会怀念他们的英语老师、副班
主任、我的父亲，称赞他为：慈
父般的好老师。每当这时，我无
比自豪和欣慰。

□ 陈海金

乡村教师

一根教鞭
是一截大山的绿

备课的灯盏
点燃责任与执着

逼退漆黑寂寞

一支粉笔
流淌出道道曙光

打救一双双
求知的眼球
以知识灌溉

一片片葳蕤的童年
造就多少国之栋梁

以文化引领
一颗颗向上的童心
走出多少成功之路

以德行熏陶
一代代纯洁的灵魂
催开多少幸福之花

一批批学生
如同一茬茬庄稼

接力四季
把岁月

诠释成一本厚重的书

轻轻翻开
飘出朗朗的读书声
在一张张毕业照里

定格一朵雏菊的笑靥
芬芳了谁

关于某个秋天的想念

□ 闫吉文

秋九最忆是杭州，
双十钱塘立潮头。
创新雄风鼓征帆
经济巨舟驰五洲。
水上芭蕾飞高雅
月下款步丈全球。
荷映骄日别样红，
桥连远岸锦难收。

最忆是杭州


